
首
獎

蕭
鈞
毅

得
獎
者
：

蕭
鈞
毅

得
獎
者
：

得
獎
者
：

蕭
鈞
毅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出
生
，
現
就
讀
國
立
清
華
大
學
台
文
所
博

士
班
。
曾
獲
文
學
獎
若
干
。
為
電
子
刊
物
︽
秘
密
讀
者
︾
編
輯
同
仁
。

讀
書
，
很
久
才
能
寫
一
篇
小
說
。
關
於
自
己
沒
什
麼
特
別
好
說
的
。

得
獎
感
言

對
我
而
言
，
文
學
的
功
能
不
在
於
﹁
希
望
﹂
這
個
暴
力
的
詞
彙
，

文
學
得
以
開
始
的
其
中
一
個
契
機
，
是
更
複
雜
的
悲
傷
、
心
疼
與
憂

鬱
。
除
了
朋
友
、
師
長
與
家
人
，
最
後
要
向
病
中
的
陳
建
忠
老
師
道

謝
，
他
的
認
真
與
寬
愛
，
是
我
一
直
感
念
的
贈
禮
。
祝
禱
。

作
品
：身

為
女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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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都
說
：
妳
不
行
、
妳
不
應
該
、
妳
沒
有
資
格
，
人
家
大
好
前
程
還
有
將
來
，
妳
不
要
害
人
，
不
要
擋
住
人

家
的
路
。
他
們
都
這
麼
說
，
連
巷
口
那
間
廟
裡
掛
著
背
心
的
吳
伯
都
和
她
說
：
﹁
妳
這
是
在
造
孽
。
﹂
這
是
業
，
日

後
即
成
果
。
吳
伯
戴
著
他
那
只
從
小
學
退
休
前
就
掛
上
的
三
十
幾
年
的
繫
帶
眼
鏡
，
吳
伯
低
頭
狹
小
的
眼
神
從
老
花

眼
鏡
的
縫
隙
向
上
翻
出
來
，
每
見
她
一
次
就
重
複
一
次
：
妳
不
應
如
此
，
妳
不
要
這
樣
。

她
都
耐
性
地
聽
了
，
也
沒
有
反
駁
。
她
僅
僅
是
不
服
：
﹁
你
們
憑
什
麼
。
﹂
心
裡
剛
想
又
心
虛
，
到
底
一
句
話

也
沒
出
去
。
每
每
見
了
人
，
自
己
都
攙
扶
著
自
己
的
罪
。
她
每
天
都
要
倒
垃
圾
，
每
天
都
碰
見
鄰
居
，
每
天
都
要
在

她
小
小
的
屋
子
裡
，
給
自
己
出
門
的
勇
氣
。

她
只
是
，
相
信
他
們
可
以
。

她
那
二
十
四
歲
的
情
人
阿
和
擁
有
在
街
燈
下
仍
然
光
滑
的
肩
膀
。

阿
和
的
父
母
還
不
知
道
這
件
事
，
他
也
認
為
沒
有
必
要
，
反
正
很
少
聯
絡
，
母
親
偶
爾
見
面
就
是
向
他
要
錢
。

他
都
會
給
，
打
開
錢
包
，
一
張
一
張
拿
出
來
，
他
數
得
仔
細
，
他
的
母
親
比
他
數
得
更
仔
細
。
去
年
和
他
感
情
最
好

的
爺
爺
過
世
，
只
有
他
出
錢
。
從
守
喪
到
出
殯
，
也
只
有
他
一
個
人
。
告
別
式
就
來
兩
、
三
個
遠
房
親
戚
，
跟
虧
心

事
一
樣
上
了
香
匆
匆
就
走
。
阿
和
還
以
為
他
們
是
客
人
，
差
點
要
對
他
們
家
屬
答
禮
，
後
來
想
想
不
對
，
他
們
應
該

อ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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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站
在
他
身
邊
。
而
他
身
邊
空
空
蕩
蕩
，
有
想
來
哭
賺
點
錢
的
團
隊
被
他
趕
了
出
去
，
他
一
個
人
披
麻
坐
在
爺
爺
的

遺
體
前
翹
著
腳
抽
菸
。

面
對
屋
子
的
外
面
，
夏
日
的
白
光
像
一
扇
門
。
阿
和
看
不
太
清
楚
外
面
有
什
麼
，
背
後
一
直
冒
著
寒
意
。
為
了

不
讓
爺
爺
太
快
腐
壞
，
他
下
午
就
叫
禮
儀
社
幫
忙
闔
棺
。
還
剩
下
什
麼
呢
，
﹁
他
們
那
些
人
連
錢
都
不
出
。
﹂
阿
和

憤
慨
地
說
，
手
指
掐
進
她
的
肩
膀
，
她
覺
得
痛
，
差
一
點
喊
出
聲
，
想
了
想
又
不
好
意
思
說
。

和
阿
和
認
識
也
是
阿
和
爺
爺
在
世
的
最
後
一
段
時
光
。
阿
和
爺
爺
帶
他
到
常
去
的
熱
炒
，
她
剛
好
來
幫
忙
，
爺

爺
喝
幾
支
金
牌
以
後
愈
來
愈
高
興
，
和
在
場
所
有
人
介
紹
他
的
孫
，
孫
子
看
了
端
菜
過
來
的
她
一
眼
，
她
還
以
為
這

樣
的
眼
睛
只
有
貓
才
有
：
溫
吞
遲
疑
，
嗜
肉
。

回
家
後
阿
和
又
趁
打
烊
前
來
看
她
，
她
刷
著
大
鍋
聽
他
說
話
自
己
也
笑
。
想
著
趣
味
趣
味
的
這
小
男
孩
，
就
給

了
他
電
話
。
回
家
路
上
就
接
到
訊
息
，
阿
和
的
第
一
個
訊
息
是
一
張
晚
安
星
空
的
貼
圖
，
第
一
句
話
是
：
﹁
早
點
休

息
，
明
天
再
來
看
妳
。
﹂
她
以
為
哪
來
的
小
子
能
有
這
樣
的
勇
氣
，
說
話
就
像
他
們
兩
個
相
熟
多
時
。
她
允
許
自
己

把
這
事
當
笑
話
看
，
睡
著
前
一
直
想
著
男
孩
的
肩
膀
和
鎖
骨
，
從
汗
衫
露
出
的
肩
膀
黝
黑
而
深
亮
。
她
注
意
到
他
的

手
心
有
著
厚
厚
的
繭
。

但
她
睡
著
後
卻
又
心
底
怦
怦
反
覆
醒
來
。

隔
天
快
中
午
她
接
到
電
話
，
他
冷
冷
地
問
：
﹁
妳
怎
麼
沒
來
上
班
。
﹂
她
愣
了
片
刻
才
跟
他
解
釋
自
己
只
來
幫

忙
一
天
，
他
沉
默
地
聽
著
，
直
到
最
後
才
問
：
﹁
妳
人
在
哪
？
我
去
找
妳
。
﹂
這
下
才
知
道
糟
了
，
他
來
真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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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次
看
阿
和
騎
那
台
金
旺
，
和
她
年
輕
時
情
人
這
麼
像
；
她
從
來
分
不
清
差
別
，
後
來
年
輕
時
的
情
人
換
了

台
川
崎
一
五○

，
載
她
一
路
往
南
，
她
才
知
道
台
灣
其
實
沒
那
麼
小
，
也
懂
了
兩
種
車
的
差
別
在
哪
。

阿
和
爺
爺
的
喪
禮
她
沒
有
到
，
只
包
了
厚
厚
的
一
包
；
她
出
發
前
想
了
非
常
久
，
最
後
還
是
讓
阿
和
只
拿
著
白

包
就
走
，
走
去
爺
爺
的
喪
禮
，
走
去
一
個
應
有
家
庭
的
場
合
。
他
去
的
背
影
她
還
會
記
得
，
她
想
了
想
懷
疑
那
個
可

能
就
是
傷
心
，
後
來
才
知
道
，
他
只
是
疲
憊
而
已
。
火
化
的
當
晚
稍
微
釋
懷
的
他
又
騎
來
，
把
她
拖
去
汽
旅
，
從
她

的
腳
趾
一
路
向
上
全
舔
了
一
遍
。

她
暗
自
慶
幸
還
好
，
還
好
自
己
保
養
多
年
，
連
足
跟
的
斑
駁
她
都
像
鋸
木
一
樣
奮
力
地
磨
掉
，
現
在
才
有
資
格

可
以
享
受
：
第
一
天
他
們
約
會
的
晚
上
，
她
就
被
阿
和
摟
上
床
。
直
到
現
在
，
她
都
還
有
深
怕
某
些
地
方
破
露
出
線

頭
的
心
情
。

當
他
進
入
，
她
總
想
起
三
十
年
前
的
街
頭
：
濕
漉
漉
的
路
面
和
汽
車
後
紅
燈
在
地
上
的
倒
映
，
月
光
還
沒
被
這

麼
高
的
大
樓
遮
蔽
，
每
個
人
在
她
成
年
後
紛
紛
列
隊
近
視
，
掛
起
了
厚
重
的
大
眼
鏡
，
像
青
蛙
。

她
嘲
笑
過
那
樣
的
打
扮
。

她
在
床
上
感
覺
自
己
像
在
浪
裡
。

有
時
緊
緊
抓
住
他
的
手
臂
像
槳
，
能
一
划
一
划
地
離
開
海
洋
，
朝
向
岸
上
。

鐵
黑
色
的
海
上
有
美
麗
的
月
亮
。

她
也
有
母
親
，
當
她
自
己
成
為
母
親
，
她
明
白
了
當
年
母
親
為
什
麼
要
拆
散
她
和
當
時
的
情
人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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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還
是
讓
女
兒
自
由
地
走
，
往
她
自
己
的
未
來
。
但
她
的
下
場
卻
是
被
遺
棄
。

﹁
很
多
年
沒
見
過
她
了
。
﹂
她
說
，
她
好
想
念
女
兒
。
阿
和
摟
緊
她
的
身
體
，
她
的
後
頸
被
鬍
渣
刺
得
癢
癢

的
。
他
說
：
﹁
想
到
就
會
回
來
了
。
﹂
沒
有
人
會
放
棄
自
己
的
媽
媽
，
他
肯
定
地
說
，
因
為
他
也
沒
有
。

但
阿
和
曾
狠
狠
地
揍
過
自
己
的
爸
爸
。
她
問
他
為
什
麼
沒
有
揍
媽
媽
？
阿
和
只
說
，
她
只
是
貪
，
但
不
是
渾

蛋
。
所
以
他
容
忍
媽
媽
數
錢
數
得
比
自
己
仔
細
，
而
且
數
完
轉
身
就
走
。
工
地
裡
的
師
傅
也
搖
搖
頭
，
他
覺
得
還

好
。
阿
和
第
一
次
露
出
他
的
背
時
，
她
就
見
到
許
多
傷
痕
。

﹁
有
鐵
條
、
藤
條
、
還
有
貨
架
的
斷
腳
。
﹂
他
看
起
來
沒
那
麼
在
意
，
可
是
她
心
疼
，
要
他
過
夜
的
時
候
乖
乖

讓
她
敷
去
疤
藥
。
他
點
頭
說
好
，
趴
在
床
上
她
的
手
指
輕
輕
地
在
他
的
背
上
抹
。
他
側
臉
趴
在
枕
上
，
睫
毛
很
長
，

從
來
沒
有
比
她
早
睡
著
，
看
起
來
像
是
在
想
事
情
，
可
是
她
寧
願
他
什
麼
也
沒
想
。

第
一
次
約
會
的
下
午
，
阿
和
就
說
他
很
喜
歡
她
，
要
她
當
他
的
女
朋
友
。

她
馬
上
笑
了
出
來
，
哪
來
的
瘋
子
，
我
幾
歲
你
幾
歲
。

他
臉
繃
緊
了
說
自
己
沒
有
開
玩
笑
。

﹁
那
你
知
道
我
幾
歲
嗎
？
﹂

﹁
不
知
道
，
那
有
很
重
要
嗎
？
﹂

﹁
怎
麼
沒
有
。
﹂

怎
麼
沒
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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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和
不
回
話
。
盯
著
她
的
樣
子
像
頭
豹
子
。

她
知
道
這
是
不
成
的
，
卻
還
是
會
到
工
地
見
見
他
，
他
摟
著
她
從
眾
人
面
前
離
開
。
他
不
講
原
因
，
她
心
知
肚

明
。

﹁
別
管
他
們
。
﹂
他
耳
提
面
命
，
她
還
是
要
提
起
勇
氣
。
他
狠
狠
地
瞪
了
一
輪
她
的
鄰
居
，
所
有
人
都
不
敢
跟

他
對
眼
。
他
那
麼
年
輕
、
結
實
，
但
還
是
帶
她
離
開
工
地
。
坐
在
附
近
的
超
商
，
一
邊
抽
菸
一
邊
喝
飲
料
。

她
想
過
，
如
果
自
己
生
的
是
兒
子
，
也
有
那
麼
大
了
。
會
不
會
也
這
樣
愛
他
。
她
有
點
恐
怖
，
在
心
底
默
默
地

吞
了
根
針
，
直
到
針
的
聲
音
掉
到
湖
底
，
一
路
下
沉
。

她
閉
上
眼
睛
，
假
裝
自
己
睡
了
，
他
起
身
抽
菸
，
就
站
在
窗
口
。
窗
口
外
對
街
的
檳
榔
攤
霓
虹
打
在
他
的
身

上
，
阿
和
起
身
就
把
燈
關
了
，
一
片
幽
靜
的
黑
暗
只
有
他
身
上
綠
色
、
粉
紅
色
與
螢
藍
色
的
光
澤
。

她
愛
他
這
時
候
的
臉
頰
，
抽
著
菸
的
顏
色
看
起
來
像
花
。

等
會
就
有
人
來
抱
她
，
她
安
心
地
閉
上
眼
睛
。

﹁
想
到
就
會
回
來
了
。
﹂
阿
和
對
她
這
麼
說
，
她
的
女
兒
，
她
想
她
的
女
兒
，
但
又
不
敢
想
，
一
碰
面
就
吵

架
。
當
時
女
兒
也
是
轉
身
就
走
，
她
根
本
無
能
為
力
。

還
能
想
到
嗎
。
她
自
己
，
到
了
都
市
，
就
很
少
回
去
了
。
酗
酒
的
父
親
跟
沉
默
的
母
親
兩
人
在
海
村
裡
靜
靜
地

衰
老
。
她
有
時
回
去
，
帶
一
疊
現
金
，
放
到
桌
上
都
掀
起
一
片
鹽
。
她
嗅
到
那
樣
的
酸
鹹
味
，
她
的
父
母
也
將
成
為

鹽
柱
，
在
她
的
面
前
塌
成
地
上
的
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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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最
後
抱
了
抱
母
親
。

沒
想
到
在
她
女
兒
一
歲
後
，
她
母
親
就
去
世
了
。
而
她
之
後
再
也
沒
見
過
父
親
。

聽
說
老
家
的
地
被
徵
收
了
，
蓋
成
一
片
聯
外
道
路
。

這
樣
也
好
。
她
印
象
中
，
母
親
的
赤
腳
總
在
屋
裡
屋
外
來
來
去
去
，
都
在
父
親
的
視
線
內
；
母
親
從
來
不
敢
出

門
，
一
出
門
就
要
挨
揍
。

她
的
父
親
從
來
不
允
許
，
就
怕
她
和
母
親
要
去
外
面
拐
其
他
男
人
。

她
走
上
遙
遠
的
街
，
從
她
家
的
院
子
出
去
，
一
條
在
田
間
的
小
路
，
高
聳
的
壟
地
，
兩
側
不
時
有
蛙
鳴
。
高
高

的
月
亮
和
鏡
子
般
的
田
水
，
她
就
在
天
空
的
月
與
地
上
無
數
的
月
之
間
，
獨
自
一
人
走
往
她
不
可
知
的
城
市
。

她
的
人
生
從
此
顛
倒
：
她
對
阿
和
說
過
，
我
們
如
果
還
能
繼
續
下
去
，
那
是
你
不
棄
嫌
。
她
這
樣
說
，
也
知
道

自
己
說
得
不
好
，
怎
麼
是
阿
和
不
棄
嫌
呢
，
她
沒
談
過
那
麼
悲
哀
的
戀
愛
，
但
她
的
年
紀
確
實
不
允
許
太
多
的
任

性
。

她
在
睡
夢
中
緊
緊
摟
著
阿
和
。

而
她
年
輕
時
的
情
人
阿
貴
也
抱
著
她
睡
，
他
們
在
環
島
的
不
同
旅
館
裡
拚
命
地
做
愛
。
她
才
二
十
二
，
她
那
時

的
情
人
也
才
二
十
五
，
剛
當
完
兵
，
不
幸
抽
中
陸
一
特
，
被
折
磨
了
三
年
才
出
來
，
和
同
梯
還
有
退
伍
的
學
長
一
起

喝
酒
，
一
見
到
她
就
羞
紅
了
臉
。

她
覺
得
這
個
男
人
真
有
趣
。
就
多
蹭
向
阿
貴
，
阿
貴
雙
手
不
敢
亂
摸
，
直
到
被
拱
著
催
了
一
瓶
X O
才
清
醒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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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：
原
來
這
個
世
界
是
這
樣
，
燈
光
閃
爍
刺
眼
，
腳
底
下
都
是
軟
綿
綿
，
沙
發
深
邃
得
像
是
肉
體
。
她
攙
扶
他
出

去
，
他
直
嚷
嚷
著
下
次
還
要
來
，
還
要
來
，
來
、
來
、
來
看
妳
。
她
笑
笑
地
點
點
頭
，
每
天
都
有
這
樣
的
醉
鬼
。
她

在
那
年
代
已
經
不
電
鬈
頭
髮
，
沒
有
必
要
，
在
街
上
的
壞
女
孩
開
始
穿
皮
衣
或
是
紐
約
式
的
色
塊
緊
身
褲
與
鬆
垮
上

衣
時
，
她
的
長
直
髮
反
而
激
起
不
少
老
闆
的
鄉
愁
。

隔
沒
多
久
，
阿
貴
果
然
依
他
自
己
單
方
面
的
約
前
來
。
一
來
就
捧
一
束
玫
瑰
。
她
笑
他
應
該
還
是
處
男
，
阿
貴

羞
起
來
也
沒
生
氣
，
反
而
找
了
理
由
再
開
了
一
瓶
酒
。

她
本
來
分
不
清
楚
機
車
的
差
異
，
當
時
她
能
認
得
每
一
台
新
種
的
汽
車
，
但
連
怎
麼
搭
公
車
都
搞
不
懂
。

她
夾
菸
的
姿
勢
熟
練
得
讓
阿
貴
吃
驚
。
﹁
這
有
什
麼
嗎
？
﹂
她
問
。
阿
貴
搖
搖
頭
，
幫
她
點
菸
。
她
的
耳
環
在

她
靠
在
沙
發
上
時
晃
了
一
晃
，
金
色
的
，
阿
貴
說
：
很
好
看
。
她
看
得
到
阿
貴
的
癡
傻
，
也
就
不
把
他
放
在
心
上
。

在
環
島
時
的
旅
館
裡
，
她
覺
得
床
沉
穩
得
像
船
，
棉
被
像
浪
，
阿
貴
的
手
是
造
船
的
手
，
環
在
她
的
身
體
中

段
。
或
許
她
自
己
的
身
體
才
是
船
。
印
象
很
深
，
那
天
外
頭
有
雨
，
她
趁
阿
貴
睡
著
下
樓
買
菸
，
躲
在
騎
樓
下
抽
菸

的
時
候
，
遠
遠
可
以
看
見
在
田
地
與
森
林
上
頭
，
在
遠
方
一
片
山
脈
陰
影
的
夜
空
上
頭
，
刺
眼
的
月
亮
清
清
楚
楚
地

讓
她
周
遭
的
霓
虹
暗
了
下
來
。

她
想
，
這
樣
也
不
錯
。

後
來
就
有
了
女
兒
。

而
她
身
為
女
人
，
什
麼
也
不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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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有
人
在
嗎
！
喂
！
有
人
在
嗎
！
快
給
我
出
來
！
﹂
鐵
門
一
直
傳
來
拍
門
聲
。

她
從
自
己
的
臥
室
出
來
，
稍
微
理
了
理
頭
髮
，
就
開
了
內
門
。
看
見
女
兒
，
渾
身
酒
氣
。

﹁
︙
︙
這
幾
年
妳
都
去
哪
？
﹂
她
們
對
視
了
半
個
小
時
，
她
才
說
出
這
句
。

﹁
關
妳
屁
事
。
﹂
女
兒
坐
在
客
廳
沙
發
吐
了
一
桌
子
。

她
匆
匆
地
從
浴
室
拿
出
塑
膠
桶
，
一
邊
用
抹
布
把
嘔
吐
物
全
清
到
垃
圾
桶
裡
。

女
兒
看
著
她
的
眼
神
讓
她
不
想
抬
起
頭
來
。

當
晚
，
女
兒
到
自
己
的
房
間
去
了
，
有
六
、
七
年
沒
有
回
來
的
房
間
，
一
打
開
門
全
都
是
霉
味
。
女
兒
狠
狠
地

瞪
了
她
一
眼
，
她
勉
強
地
回
應
女
兒
的
眼
神
。

﹁
妳
就
在
這
裡
發
臭
好
了
。
一
輩
子
發
臭
。
﹂
女
兒
這
麼
說
。

她
忍
住
抱
住
女
兒
的
衝
動
。

隔
了
幾
天
，
女
兒
搬
了
回
來
，
還
帶
著
女
兒
的
女
兒
。

她
第
一
眼
見
到
孫
女
就
好
喜
歡
，
兩
隻
眼
烏
黑
亮
麗
，
有
她
的
樣
子
。

女
兒
似
乎
很
討
厭
孫
女
像
她
，
當
她
沒
注
意
時
，
孫
女
臉
頰
上
就
會
多
一
道
捏
傷
。
孫
女
忍
著
不
哭
，
她
說
：

﹁
阿
嬤
秀
秀
。
﹂
孫
女
還
是
不
哭
。
女
兒
摔
了
門
每
天
都
走
，
到
清
晨
或
中
午
才
會
回
來
，
起
床
又
出
門
。
她
不
想

問
女
兒
去
哪
，
也
沒
必
要
，
女
兒
帶
著
孫
女
回
來
的
第
一
天
，
她
就
知
道
會
這
樣
，
她
要
上
班
時
就
請
熟
識
的
朋
友

幫
忙
照
顧
孫
女
。
每
一
天
她
的
領
口
、
袖
口
與
裙
襬
都
黏
滿
菸
酒
味
下
班
，
她
都
會
抱
著
睡
在
朋
友
家
被
搖
醒
的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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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，
從
朋
友
家
一
步
一
步
地
回
家
。

回
家
的
路
很
遠
，
早
起
的
鄰
居
狐
疑
地
看
著
她
懷
裡
的
小
女
娃
。

她
低
下
頭
。

在
她
倒
垃
圾
與
出
門
上
班
時
，
她
低
下
頭
。

孫
女
在
她
面
前
抬
起
頭
來
看
她
時
，
她
低
下
頭
。

﹁
妳
不
夠
資
格
。
﹂
她
記
得
這
樣
的
句
子
。

一
個
月
這
樣
，
阿
和
忍
不
住
她
說
不
行
，
才
來
就
見
到
她
的
孫
女
。
隔
著
一
扇
鐵
門
阿
和
蹲
了
下
來
，
問
小
女

孩
：
﹁
妳
叫
什
麼
名
字
？
﹂
小
女
孩
回
答
：
﹁
芳
芳
。
﹂
阿
和
笑
出
來
：
﹁
什
麼
爛
名
字
。
﹂
小
女
孩
一
臉
委
屈
的

模
樣
。後

來
阿
和
來
，
都
帶
個
小
禮
物
給
芳
芳
。
一
下
玩
具
、
一
下
小
花
、
一
下
又
是
一
台
小
車
。
﹁
小
女
生
哪
玩
這

些
。
﹂
她
笑
了
。
阿
和
說
：
﹁
怎
麼
不
玩
？
妳
看
她
。
﹂
芳
芳
拿
著
兩
台
小
車
對
撞
，
嘴
裡
咻
咻
地
發
出
煞
車
的
噪

音
。

阿
和
來
的
時
間
，
都
是
她
女
兒
出
門
的
時
間
。

來
沒
多
久
，
她
又
要
去
上
班
。
阿
和
沒
辦
法
在
芳
芳
睡
了
之
後
一
直
陪
在
身
旁
，
所
以
還
是
得
帶
去
朋
友
家
。

她
每
次
都
塞
給
朋
友
幾
百
塊
，
一
個
晚
上
，
剛
剛
好
。
她
一
天
也
沒
賺
多
少
，
像
她
這
種
年
紀
的
很
難
。
也
已
經
不

太
能
喝
，
喝
了
身
體
又
是
這
裡
痛
，
又
是
那
裡
痛
。
阿
和
勸
她
辭
了
工
作
，
但
也
不
勉
強
她
。
終
究
誰
也
養
不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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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
。
現
在
這
樣
已
經
剛
好
。

有
阿
和
在
就
很
好
了
。
讓
芳
芳
一
個
人
在
客
廳
看
電
視
，
她
學
會
忍
耐
不
發
出
聲
。

她
很
少
再
看
到
月
亮
。
反
而
更
多
的
海
。

鐵
黑
色
的
，
在
月
光
下
瀅
瀅
發
亮
。

和
她
幼
年
時
見
到
的
一
個
模
樣
。

阿
和
喘
氣
的
聲
音
像
個
漁
夫
，
奮
力
地
在
海
裡
泅
泳
。

她
想
像
過
阿
和
游
泳
時
上
岸
，
每
一
滴
水
珠
都
在
陽
光
下
粼
粼
發
光
。

當
阿
和
在
她
的
上
面
，
她
即
使
不
願
，
她
也
得
睜
開
眼
。
她
怕
極
了
她
預
想
中
的
畫
面
：
芳
芳
來
敲
門
，
大

喊
：
﹁
阿
嬤
，
阿
嬤
。
﹂

也
說
不
上
來
是
怕
敲
門
，
還
是
怕
聽
到
那
兩
個
字
。

說
來
也
怪
，
芳
芳
從
來
沒
有
敲
過
門
。
出
去
的
時
候
她
一
個
人
乖
乖
地
看
著
電
視
，
看
起
來
像
在
忍
耐
無
聊
。

她
怕
芳
芳
聽
到
些
什
麼
，
走
近
芳
芳
，
才
注
意
到
芳
芳
把
電
視
聲
音
開
好
大
聲
。

她
低
下
頭
。

每
一
天
早
晨
，
她
牽
著
睡
眼
惺
忪
的
芳
芳
，
問
芳
芳
要
不
要
吃
早
餐
？
要
不
要
喝
飲
料
？
芳
芳
都
說
不
要
，
只

想
要
睡
覺
。
她
幫
芳
芳
蓋
好
棉
被
，
有
時
女
兒
回
來
了
，
就
倒
在
沙
發
，
一
隻
手
蓋
住
眼
睛
，
另
一
隻
手
垂
在
空

中
。
她
無
話
可
說
，
女
兒
回
來
一
個
多
月
，
她
們
沒
一
句
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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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好
處
想
，
女
兒
沒
跟
自
己
拿
錢
。
她
悲
哀
地
在
心
底
笑
了
笑
。

抹
完
每
一
瓶
保
養
品
，
她
爬
回
自
己
的
床
，
無
比
想
念
阿
和
摟
著
她
睡
的
時
光
。

總
有
一
天
，
應
該
可
以
一
直
和
阿
和
生
活
下
去
。
只
有
她
，
芳
芳
，
跟
阿
和
。

要
不
要
有
女
兒
。
她
自
己
有
了
一
個
不
願
意
說
的
答
案
。

她
女
兒
也
是
，
但
她
女
兒
傾
向
於
說
出
來
。

她
醒
過
來
的
時
候
看
見
女
兒
站
在
自
己
房
門
口
，
冷
冷
地
看
著
她
。

﹁
我
聽
到
附
近
的
鄰
居
說
，
﹂
說
了
阿
和
的
事
。
她
自
己
心
裡
接
下
去
，
女
兒
陰
著
臉
轉
身
：
﹁
妳
要
不
要

臉
，
妳
不
要
臉
我
跟
芳
芳
還
要
臉
。
﹂

客
廳
傳
來
沉
重
的
沙
發
皮
擠
壓
聲
，
芳
芳
也
站
在
她
房
門
口
，
漠
然
地
看
著
她
。

女
兒
小
時
候
，
她
曾
經
對
女
兒
冷
淡
地
說
過
：
﹁
我
不
工
作
，
要
怎
麼
養
妳
。
﹂
和
其
他
同
事
不
一
樣
，
她
愈

喝
，
心
底
愈
清
醒
。
像
投
進
湖
面
的
石
頭
。
她
搖
搖
晃
晃
，
露
出
她
很
少
見
的
笑
容
。
週
間
的
霓
虹
不
停
地
從
她
身

旁
掠
過
，
她
每
天
搭
計
程
車
回
家
，
直
到
後
來
她
買
了
這
裡
為
止
。

夜
裡
的
街
燈
讓
她
的
心
底
澄
黃
黃
的
，
是
逐
漸
熟
成
的
顏
色
。
總
有
一
天
，
它
會
從
樹
上
落
下
，
砸
得
粉
碎
。

她
半
夜
拉
著
床
單
一
身
酒
氣
地
哭
，
女
兒
已
經
是
冷
眼
旁
觀
的
年
紀
；
女
兒
走
出
他
們
當
時
的
家
門
，
直
到
她
睡
到

一
半
被
警
察
拍
門
為
止
。

她
不
知
道
要
不
要
自
責
，
她
覺
得
，
﹁
我
是
真
的
累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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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
會
知
道
呢─

─

她
想
回
嘴
，
想
了
想
又
沒
了
勇
氣
。
女
兒
摔
門
出
去
，
留
下
芳
芳
。
芳
芳
過
來
摸
摸
她
的
手
。
她
的
手
背
還
是

嫩
的
，
只
是
有
些
浮
突
，
手
心
粗
糙
，
兩
手
沒
有
戒
指
。
她
不
確
定
要
不
要
抱
抱
芳
芳
。

也
許
芳
芳
不
在
會
好
一
些
。

芳
芳
看
見
她
的
猶
豫
，
向
後
退
了
一
步
，
轉
身
跑
回
客
廳
。

客
廳
傳
來
電
視
的
聲
音
，
天
色
漸
漸
暗
了
，
卻
沒
有
開
燈
。
電
視
的
光
線
在
黑
色
的
地
面
一
跳
一
跳
。
她
傳
了

訊
息
給
阿
和
，
說
今
天
很
累
，
你
不
要
來
。
阿
和
只
是
已
讀
。
他
也
有
他
要
忙
的
事
，
說
不
定
人
家
今
天
根
本
沒
有

要
來
。
她
最
怕
自
作
多
情
，
就
把
手
機
蓋
上
桌
面
。

她
走
出
房
門
輕
輕
叫
了
芳
芳
。

芳
芳
沒
有
說
話
。

她
才
意
識
到
，
好
像
這
個
月
以
來
，
都
沒
聽
芳
芳
說
過
幾
句
話
。

她
問
芳
芳
，
芳
芳
只
是
點
頭
或
搖
頭
。
她
湊
近
芳
芳
，
看
見
她
小
小
的
手
臂
上
又
有
大
小
不
一
的
傷
痕
。
她
拿

起
藥
膏
幫
芳
芳
抹
，
芳
芳
的
眼
睛
始
終
只
有
電
視
光
的
反
映
。
小
女
孩
的
睫
毛
像
是
大
人
一
樣
長
翹
，
將
來
一
定
脾

氣
不
好
。

阿
和
也
說
過
：
﹁
芳
芳
有
點
像
妳
。
﹂
他
仔
細
比
對
了
芳
芳
的
五
官
、
側
臉
，
和
不
同
角
度
。

她
真
心
地
笑
說
：
﹁
像
我
不
好
啦
。
﹂
再
看
見
芳
芳
冷
漠
的
表
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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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必
要
讓
這
麼
小
的
孩
子
一
定
要
像
誰
嗎
。
像
我
，
或
像
女
兒
，
都
不
好
。

塗
完
藥
芳
芳
還
是
一
言
不
發
，
她
站
起
身
，
上
班
前
得
先
洗
個
澡
。
時
間
到
了
這
就
像
固
定
動
作
。
女
兒
跟
孫

女
回
來
以
後
，
她
也
沒
空
再
去
操
場
磨
損
她
的
膝
蓋
。
在
鏡
前
她
發
現
自
己
的
腰
好
像
多
了
一
點
肉
。
才
一
個
月
，

這
麼
快
。

女
兒
滿
月
那
時
，
阿
貴
就
不
見
了
。
她
在
床
上
驚
醒
，
女
兒
在
嬰
兒
床
裡
哭
鬧
，
她
心
裡
冰
冰
涼
涼
，
頭
也
不

轉
，
伸
手
往
床
邊
一
摸
。
什
麼
也
沒
有
。

心
裡
就
有
了
底
，
嗯
，
都
聽
過
這
麼
多
故
事
了
。
她
不
是
第
一
個
，
也
不
是
最
後
一
個
。
她
起
身
幫
女
兒
泡
了

牛
奶
，
也
沒
試
過
溫
度
，
反
而
燙
得
女
兒
哇
哇
哭
得
更
大
聲
。
她
隔
了
一
段
時
間
才
瞇
著
眼
看
清
楚
女
兒
的
樣
貌
，

已
經
上
小
學
了
，
這
麼
快
。
人
也
高
了
，
臉
頰
陰
沉
沉
的
，
短
睫
毛
，
眼
睛
時
不
時
往
上
翻
。
在
學
校
被
打
手
心
，

回
到
家
就
一
點
一
點
在
她
沒
能
察
覺
的
地
帶
，
悄
悄
地
把
沙
發
皮
割
開
。

女
兒
拉
出
裡
面
的
海
綿
，
將
它
們
切
成
一
塊
一
塊
的
。

她
自
己
的
母
親
也
是
那
樣
，
在
海
邊
的
老
家
，
在
廚
房
裡
殺
一
條
魚
，
先
去
鱗
，
再
入
刀
。
有
力
的
手
指
把
腔

腸
和
器
官
全
部
拉
出
來
。
她
的
父
親
在
餐
桌
上
喝
酒
抽
菸
，
眼
睛
都
是
血
絲
，
她
總
會
避
開
父
親
的
視
線
，
就
怕
被

看
見
了
，
會
被
打
，
萬
一
又
被
看
見
她
在
躲
，
更
會
被
打
。
她
往
屋
外
跑
，
海
風
黏
黏
的
，
村
子
裡
都
傳
說
，
他
們

那
邊
唯
一
一
個
到
都
市
上
大
學
的
男
生
，
暑
假
回
來
想
不
開
，
就
往
海
裡
跳
。

就
是
傳
說
罷
了
，
反
而
堅
定
父
母
不
想
讓
她
往
都
市
的
心
意
。
她
能
有
什
麼
選
擇
，
可
以
的
話
，
她
也
不
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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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情
就
是
：
不
可
以
。

她
換
好
衣
服
，
牽
上
芳
芳
的
手
。

小
孩
的
手
那
麼
幼
嫩
腴
軟
，
長
大
了
老
了
以
後
怎
麼
都
想
回
到
小
孩
的
柔
嫩
。
同
事
會
一
起
團
購
保
養
品
，
十

年
前
美
甲
開
始
流
行
，
她
也
跟
，
做
了
一
、
兩
年
，
卻
時
時
把
手
指
碰
壞
，
覺
得
再
沒
必
要
。
斷
掉
的
甲
片
被
掃
把

掃
進
垃
圾
桶
，
碰
到
桶
底
發
出
清
脆
的
破
裂
的
聲
音
。

﹁
妳
看
起
來
很
累
。
﹂
阿
和
說
。

她
搖
搖
頭
，
覺
得
自
己
像
漫
過
堤
防
的
河
水
，
老
得
擋
不
住
。
路
面
卻
乾
巴
巴
的
。

阿
和
沒
有
勉
強
她
，
雙
手
枕
著
後
頸
。

她
側
過
身
聽
見
門
縫
外
傳
來
的
電
視
聲
，
她
的
指
尖
捲
著
阿
和
乳
頭
上
的
毛
。
她
突
然
想
問
阿
和
，
到
底
是
為

什
麼
。
但
阿
和
肯
定
不
會
說
。
他
那
麼
年
輕
強
壯
，
後
頸
曬
得
黑
，
肉
與
骨
骼
的
摺
線
有
些
汗
黏
後
發
白
的
顆
粒
，

她
幫
阿
和
洗
澡
時
會
特
別
著
力
搓
掉
。
阿
和
的
臉
頰
一
天
比
一
天
更
黑
，
顴
骨
高
聳
。

阿
和
曾
跟
她
說
：
﹁
這
裡
快
做
完
了
，
下
個
月
搞
不
好
要
到
台
北
。
﹂
烏
來
那
邊
這
一
年
坍
方
多
，
做
了
又

坍
、
坍
了
又
做
，
缺
工
。
她
說
好
啊
，
多
賺
一
點
，
阿
和
望
著
她
久
久
沒
有
說
話
，
好
像
他
等
待
的
不
是
她
說
這
樣

的
話
。
她
說
出
來
後
才
意
識
到
自
己
可
能
說
錯
，
頓
了
一
會
，
沒
有
更
改
的
意
思
。
阿
和
繼
續
躺
著
，
他
自
己
也
想

問
：
芳
芳
還
要
待
多
久
。
不
過
，
他
不
是
會
說
出
來
的
人
。

她
猜
過
阿
和
想
過
芳
芳
的
問
題
。
她
一
樣
疑
惑
，
可
是
交
給
女
兒
，
她
太
擔
心
芳
芳
會
遭
到
的
。
芳
芳
再
兩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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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能
上
小
學
了
，
女
兒
這
麼
多
年
不
見
，
回
來
就
是
再
多
一
個
孫
女
。

─
─

女
兒
第
一
次
遇
見
阿
和
，
臉
繃
得
更
緊
，
兩
頰
側
的
下
顎
與
筋
都
在
臉
上
浮
起
，
想
撞
開
阿
和
的
肩
膀
出

門
，
但
阿
和
的
肩
膀
太
硬
了
，
反
而
女
兒
自
己
被
撞
得
向
後
踉
蹌
，
只
能
握
著
自
己
的
肩
膀
側
身
鑽
出
阿
和
的
視

線
。

阿
和
哼
了
一
聲
：
﹁
什
麼
東
西
。
﹂

她
輕
撫
阿
和
的
肩
膀
：
﹁
你
沒
怎
麼
樣
吧
？
﹂

芳
芳
躲
在
一
旁
跟
阿
和
對
上
了
眼
。

踏
踏
踏
就
跑
走
了
。

這
間
房
子
就
這
麼
大
，
還
能
跑
去
哪
。

她
轉
過
身
，
循
著
阿
和
指
著
的
方
向
，
走
到
了
廁
所
。

房
子
裡
只
有
她
和
女
兒
的
房
間
，
廚
房
，
廁
所
，
和
陽
台
。
芳
芳
是
哪
一
個
人
的
房
間
都
不
願
去
的
。

她
問
芳
芳
：
﹁
妳
躲
在
這
裡
做
什
麼
？
﹂

芳
芳
盯
著
她
，
不
說
話
，
從
她
身
旁
跑
開
，
輕
輕
碰
了
一
下
她
的
肩
膀
，
她
覺
得
自
己
有
些
東
西
從
旁
剝
落
。

木
屑
、
鐵
片
、
或
磚
粉
。
她
後
來
回
到
老
家
，
都
沒
人
了
，
那
塊
地
搖
搖
欲
墜
，
劍
竹
向
兩
邊
竄
，
庭
院
全
是

附
近
動
物
的
糞
便
。
她
曾
想
過
帶
女
兒
去
看
看
，
女
兒
堅
持
不
要
，
她
也
收
了
下
心
，
讓
自
己
不
要
。

終
究
不
是
有
堅
持
的
人
。
她
自
己
知
道
，
她
年
輕
的
情
人
阿
和
在
她
的
身
旁
，
她
也
以
阿
和
為
重
。
儘
管
阿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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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不
想
如
此
。

有
誰
在
旁
邊
說
話
。
她
就
縮
了
起
來
。

阿
和
叮
嚀
她
，
不
要
這
樣
。
妳
不
要
這
樣
。
她
點
點
頭
，
但
是
，
身
為
女
人
。

她
知
道
阿
和
的
爺
爺
是
個
豪
爽
的
人
。
她
聽
熱
炒
店
的
朋
友
說
：
﹁
那
位
老
爺
爺
，
常
常
和
人
聊
天
，
一
聊
就

要
請
人
吃
飯
喝
酒
。
說
有
什
麼
困
難
，
都
可
以
找
他
幫
忙
。
﹂
阿
和
提
到
爺
爺
時
，
也
難
得
地
笑
：
﹁
有
次
老
頭
跑

去
當
人
家
的
證
婚
人
，
人
家
老
家
在
彰
化
，
他
認
不
得
路
，
下
了
車
走
半
天
，
還
跑
到
派
出
所
去
問
，
派
出
所
說
阿

伯
你
走
錯
了
啦
，
這
個
地
址
在
二
林
，
在
彰
化
，
這
裡
是
苗
栗
耶
。
最
後
人
家
婚
禮
也
趕
不
上
。
﹂

她
聽
著
，
也
想
認
識
這
樣
的
長
輩
。
在
阿
和
爺
爺
的
心
中
，
她
可
能
還
是
小
女
孩
吧
。
朋
友
們
一
個
個
福
態
，

只
有
她
不
服
輸
。
她
想
認
識
阿
和
的
爺
爺
。
早
就
來
不
及
了
。
﹁
老
頭
整
天
罵
我
爸
。
﹂
阿
和
說
，
他
國
小
有
次
，

偷
了
朋
友
的
橡
皮
擦
，
回
家
被
爸
爸
痛
打
到
站
不
起
身
，
結
果
一
回
到
家
看
到
，
也
沒
說
話
，
直
接
到
廚
房
拿
刀
把

他
爸
追
出
去
，
邊
追
邊
罵
：
﹁
幹
恁
娘
，
小
孩
偷
個
東
西
，
你
是
要
把
他
打
死
逆
！
﹂
阿
和
講
著
很
高
興
，
笑
起
來

就
和
路
邊
那
些
下
課
的
國
中
生
一
樣
，
黝
黑
的
嘴
角
、
黝
黑
的
肩
頸
。

她
有
時
會
輕
輕
咬
著
，
很
容
易
意
識
到
自
己
的
氣
味
早
就
衰
老
了
。

阿
和
的
味
道
和
新
拆
的
香
皂
一
樣
，
清
爽
、
酸
澀
、
像
乳
製
品
剛
腐
化
的
氣
味
。

她
牽
著
芳
芳
的
手
，
肩
膀
還
有
芳
芳
碰
到
時
的
疼
痛
。
疼
痛
也
許
來
自
心
裡
，
她
更
願
意
想
像
自
己
成
為
阿
和

爺
爺
那
樣
的
人
。
她
暗
自
期
許
，
只
在
夜
深
人
靜
時
相
信
自
己
可
以
。
上
班
時
的
醇
酒
從
她
身
體
的
每
一
個
毛
孔
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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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出
來
，
她
閉
上
時
常
乾
澀
的
眼
睛
，
每
一
天
都
準
備
扮
演
被
年
輕
的
女
孩
們
倚
賴
的
長
輩
。

撞
傷
自
己
的
肩
膀
後
，
女
兒
再
也
沒
有
回
來
。

誰
的
長
輩
都
當
不
成
，
女
兒
離
家
那
年
，
一
句
話
也
沒
對
她
說
，
帶
著
行
李
就
走
了
。

她
留
著
女
兒
小
時
母
親
節
的
卡
片
，
卡
末
寫
著
：
﹁
媽
媽
，
我
愛
妳
。
﹂

芳
芳
快
上
小
學
了
，
還
不
會
識
字
。

她
煩
惱
起
芳
芳
的
日
後
，
芳
芳
似
乎
感
覺
到
什
麼
，
益
發
地
沉
默
了
。

阿
和
建
議
，
他
那
邊
有
認
識
的
朋
友
，
一
直
想
要
有
個
女
兒
。

她
聽
了
心
底
一
驚
。
始
終
拖
延
著
這
件
事
。

阿
和
問
過
她
，
當
年
她
女
兒
的
事
情
，
她
只
說
：
一
天
醒
來
，
人
就
不
見
了
。
和
她
當
年
的
情
人
阿
貴
一
樣
。

阿
貴
還
曾
送
禮
到
她
家
，
她
的
父
母
收
下
了
，
婚
期
也
訂
了
。
一
天
醒
來
，
陽
光
只
有
她
一
個
人
的
影
子
。
到

底
是
為
什
麼
，
她
問
了
許
多
人
，
來
來
去
去
都
那
幾
個
揣
測
：
外
面
有
女
人
，
年
輕
人
害
怕
，
欠
債
。
哪
個
她
都
覺

得
不
對
，
朝
夕
相
處
的
人
，
哪
有
空
有
別
的
女
人
？
而
且
阿
貴
一
向
不
缺
錢
。
他
還
自
己
買
了
木
頭
回
來
，
自
己
組

了
嬰
兒
床
，
把
女
兒
的
房
間
整
理
好
，
雖
然
是
租
的
，
可
是
一
樣
漂
亮
。
嬰
兒
床
正
對
天
花
板
的
架
子
上
，
有
木
削

的
星
星
、
月
亮
，
和
太
陽
。

他
們
過
了
雙
園
橋
，
馬
上
就
到
台
灣
最
南
。
強
風
吹
花
她
的
髮
，
她
從
阿
貴
的
頸
子
上
聞
到
熟
透
的
氣
味
。
她

知
道
阿
貴
要
做
爸
爸
了
，
阿
貴
很
高
興
，
一
路
上
都
在
唱
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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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也
跟
著
哼
。

﹁
阿
貴
。
﹂

﹁
嗯
？
﹂

﹁
沒
事
。
﹂

﹁
嗯
。
﹂
阿
貴
唱
起
了
下
一
首
。
他
大
學
時
代
到
餐
廳
駐
唱
，
那
年
盛
行
民
歌
，
他
一
邊
刷
著
吉
他
，
一
邊
唱

七○

年
代
的
搖
滾
跟
民
謠
。
他
的
歌
喉
像
從
城
市
緩
緩
地
上
山
，
延
伸
上
天
空
，
再
嘹
亮
一
點
，
就
有
風
。
她
好
幾

次
因
為
這
樣
而
哭
泣
，
她
害
怕
阿
貴
離
開
她
，
有
時
她
問
：
﹁
你
介
意
嗎
？
﹂
阿
貴
都
搖
搖
頭
，
哪
有
什
麼
好
介
意

的
，
我
因
為
這
樣
才
認
識
妳
。

她
點
點
頭
。

好
幾
年
後
，
女
兒
上
了
國
中
。
再
也
管
不
動
了
，
她
放
下
自
己
肩
上
的
重
擔
，
靜
悄
悄
地
躺
了
下
來
。

也
許
她
到
那
時
就
停
了
下
來
。

阿
和
撫
著
她
的
額
，
現
在
的
女
兒
又
走
了
，
女
兒
都
有
了
女
兒
。

那
一
次
也
是
她
唯
一
一
次
環
島
，
她
在
夢
裡
有
時
回
憶
起
山
路
的
飛
沙
與
大
路
的
風
，
都
覺
得
甜
膩
。
她
幫
女

兒
換
尿
布
的
時
刻
，
屋
裡
總
是
少
了
一
個
人
。

﹁
妳
這
樣
太
辛
苦
了
。
﹂

﹁
沒
辦
法
。
﹂
她
說
。
她
願
意
帶
著
芳
芳
到
長
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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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可
是
我
之
後
就
要
去
台
北
了
。
﹂

﹁
又
不
是
去
一
輩
子
。
﹂
她
下
意
識
地
回
話
。
過
幾
秒
後
才
想
起
，
真
的
不
是
嗎
。

阿
和
沒
有
回
話
。
誰
知
道
呢
。
她
輕
輕
地
摟
住
阿
和
，
她
年
輕
的
情
人
的
肩
膀
有
結
實
而
且
圓
滑
的
線
條
，
他

們
帶
著
芳
芳
一
起
上
賣
場
，
一
起
去
市
區
的
時
候
，
他
們
看
來
就
像
一
家
人
。

如
果
她
可
以
再
年
輕
點
。

鐵
灰
色
的
雨
和
海
在
他
們
之
間
擺
盪
，
身
為
女
人
，
她
有
時
想
起
這
一
切
，
就
想
對
附
近
的
鄰
居
大
喊
：
我
們

可
以
，
你
們
可
以
嗎
。
但
她
知
道
，
這
只
是
沉
默
，
不
可
能
有
回
音
。

在
他
們
住
的
地
方
，
後
頭
有
座
山
，
山
在
夜
裡
總
是
靜
悄
悄
地
，
海
綿
一
樣
吸
收
所
有
的
聲
音
。

她
在
阿
和
的
雙
臂
之
間
感
覺
到
自
己
的
肉
體
。
幾
十
年
了
，
只
有
在
喝
酒
跟
醉
倒
的
時
刻
，
才
能
體
會
到
疼
痛

與
緊
縮
。
子
宮
抽
緊
的
時
候
，
她
二
十
幾
歲
，
蹲
坐
在
馬
桶
上
，
兩
手
捧
著
臉
。
女
兒
探
頭
過
來
，
她
把
廁
所
門
摔

上
。
外
面
傳
來
抽
咽
聲
。
﹁
我
只
是
太
累
。
﹂

妳
不
要
多
心
，
等
我
休
息
好
，
我
就
會
溫
柔
地
對
待
妳
。

她
怎
麼
說
得
出
來
。

女
兒
離
家
是
有
規
畫
的
，
好
幾
年
前
就
開
始
。

她
一
世
都
不
知
；
而
她
的
月
經
已
經
不
再
來
了
。

這
樣
很
好
。
阿
和
說
，
起
碼
妳
不
再
痛
。
她
拍
拍
阿
和
的
頭
，
像
對
待
孩
子
那
樣
：
你
不
知
道
，
這
也
是
會
焦

೵
ᇐ 

 
 
 
 

ᆤ

 
 
 
 
 

ᆤ

ʃ
Ⴍ

107



慮
的
。他

們
經
過
街
口
的
廟
還
是
會
雙
手
合
十
。

阿
和
牽
著
芳
芳
的
手
，
背
影
看
來
就
像
俊
美
的
父
親
。
阿
和
穿
著
汗
衫
，
背
肌
像
嘴
角
下
垂
的
人
臉
。
芳
芳
身

高
不
到
阿
和
一
半
。

或
許
之
後
阿
和
就
要
到
台
北
了
，
那
裡
的
路
坍
了
又
修
，
修
了
又
坍
。

她
看
見
芳
芳
回
頭
望
了
她
一
眼
，
一
樣
的
寧
靜
冷
漠
，
像
一
隻
沒
有
表
情
的
蝴
蝶
。

她
想
摟
住
自
己
的
孫
女
，
也
想
摟
住
她
年
輕
的
情
人
。
她
獨
自
一
個
人
走
在
後
面
，
眼
前
是
遙
遠
的
地
帶
，
每

一
條
街
都
有
著
光
，
每
一
個
街
口
都
有
人
停
下
。
阿
和
走
了
還
會
回
來
嗎
，
她
問
過
自
己
，
也
沒
有
答
案
。

芳
芳
問
她
，
叔
叔
呢
？
她
摸
摸
芳
芳
的
頭
，
叔
叔
去
工
作
了
，
好
幾
個
月
後
才
回
來
。
從
秋
入
冬
，
她
也
沒
什

麼
把
握
。
她
只
是
帶
芳
芳
到
廟
門
拜
拜
時
默
禱
：
如
果
不
行
，
請
保
佑
他─

─

大
富
大
貴
，
多
子
多
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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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審
意
見

˰
代
ɾ
׌
భ
Ԋ�

◎

เ
ၯ

︿
身
為
女
人
﹀
以
第
三
人
稱
女
性
的
敘
事
觀
點
，
通
過
意
識
流
動
、
記
憶
回
溯
的
手
法
，
成
功
拉
開
兩
條
敘
事

軸
線
，
形
成
多
重
層
疊
、
互
文
互
涉
的
世
代
女
性
故
事
地
圖
。

第
一
條
敘
事
軸
線
是
兩
段
愛
欲
敘
寫
。
現
實
時
間
的
這
一
段
，
通
過
一
名
家
庭
破
碎
、
生
命
充
滿
破
洞
的
歡
場

女
人
，
與
同
樣
成
長
於
破
碎
家
庭
、
身
體
布
滿
傷
痕
的
年
輕
男
子
的
感
官
愛
欲
，
拉
出
女
子
的
記
憶
軸
線
，
年
輕
愛

人
和
青
春
時
期
的
愛
人
，
兩
段
愛
欲
的
感
官
與
情
感
經
驗
，
相
互
疊
合
。
時
間
的
那
一
頭
，
是
早
已
失
落
的
、
無
法

圓
滿
的
愛
，
而
時
間
這
一
頭
的
愛
，
同
樣
是
不
安
的
、
四
面
楚
歌
的
，
埋
伏
著
無
法
圓
滿
的
可
能
性
。

另
一
條
敘
事
軸
線
，
則
是
母
女
四
代
，
女
性
經
驗
的
世
代
延
遞
，
以
及
母
女
的
愛
恨
糾
葛
。
母
親
總
是
失
愛
，

女
兒
總
是
出
走
，
母
女
的
經
驗
，
有
如
一
個
無
始
無
終
的
迴
圈
，
永
遠
不
會
終
了
。

小
說
的
敘
事
語
言
，
覆
罩
著
厚
重
的
灰
暗
色
調
，
有
效
地
彰
顯
出
女
子
一
生
的
暗
鬱
生
命
語
境
。
但
小
說
結

尾
，
女
子
與
孫
女
走
在
路
上
，
﹁
每
一
條
街
都
有
著
光
﹂
，
透
露
出
一
線
微
光
；
無
論
年
輕
的
情
人
是
否
回
來
，
女

子
的
韌
性
、
豁
達
、
承
擔
，
就
是
靈
魂
自
我
安
頓
的
希
望
之
光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︿
身
為
女
人
﹀
可
謂
一
則
世
代
女
性

寓
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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